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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社工：医生治病，我们“治心”
隔着氧气面罩
她说“谢谢你的照护”

顾丽琪是云南省肿瘤医院
乳腺外一科的一名医务社工。 四
年时间里，她见过很多患人在病
房里来了又走，印象最深刻的还
是刚工作不久的一位重症患者。

这位患者是乳腺癌晚期，家
属表达了希望能让患者在医院
里去世的期望，能够减少末期的
痛苦，自愿放弃抢救，并签署了
同意书。

对于丽琪来说，这是自己第
一次要眼睁睁看着一个生命即
将离开。

她跟着护士每天去病房探
望，进一次病房，就要经历一次
悲伤。 因为是第一次面对，她很
害怕说出来的话刺激到患者。

到了周五，心想要下周才能
见到，或许再也见不到了，就在
下班前再一次进到病房。

进去的时候，患者的老伴在
拉着她的手哭泣。 虽然是氧气面
罩罩着，难以说话，但患者还是
艰难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这段时间的照护。 ”

听到这里，丽琪转身就往外
走，眼泪抑制不住地往下流。 当
天晚上，这位病人安详地走了。

在后来的工作中，再次面对
病重患者，丽琪不再恐惧。

恐惧其实来源于自己的内
心，她总怕说错话，不知道患者
是否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是抱
有很大期望，还是明白只可以缓
解，不可以治好了。

其实患者本身会有感知，在
那个时候也会变得敏感，知道自
己的情况。

丽琪说：“很多时候，不是我
们要去帮助患者什么，而是患者
在教会我们成长。 ”

那个小男孩问我
“今天最美好吗？ ”

8 年前，季颖大一，是社会工
作专业的新生。 四年本科下来，
她进入机构，成为了全班毕业为
数不多的全职社工。

1 年前， 她所在的乐仁乐助
社会创新机构和爱佑慈善基金
会合作，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
院血液科，落地开展医务社工的
服务项目。

于是， 她和另一位伙伴在
2019 年的儿童节在苏州开始了
医务社工之旅。

社会工作者所从事的服务
方向细分还是比较明确的，从社
会组织培育服务到医务社工，尽
管时间不算太长，季颖仍然收获
了很多。

同国内所有的一线社工一
样，她也常常被问到：“你是医院
的志愿者吧？ ”“医务社工到底干
嘛的？ ”不过，她也发现这样的情
况在慢慢改善。

比如护士长非常热心地帮
助她们与患儿家长之间进行沟

通，一开始，会带着季颖对家长
们说：“这是我们医院新来的医
务社工。 国外社工很普遍的，我
们现在也和国际接轨啦。 ”

护士长的这番话，让季颖觉
得自己是一个被需要的角色，虽
未开始，但信心满满。

季颖遇到过一个 3 岁的小
男孩， 初见面时害羞地躲在妈
妈身后， 他被口罩包裹得严严
实实， 徘徊在游戏室门口却不
敢进来。

季颖问他为什么皱着眉头，
他怯生生地不敢说话。

疾病本身的疼痛、化疗药给
身体带来的不适、对陌生医院的
害怕和恐惧，都让孩子的心灵更
加脆弱。 而看到孩子的各种检查
和治疗，妈妈也不忍面对。

在医院里的童馨小屋，季颖
经常带着住院的患儿开展游戏
和读绘本。 渐渐地，当初害羞的
小男孩慢慢开始和别人熟悉起
来，开始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

有一天小男孩见到了季
颖， 问道：“今天是最美好的一
天吗？ ”

她突然发现，经过这些天的
相处，当初那个胆怯的小朋友长
大了。 自己为孩子们的付出，在
一点一滴改变着他们，生命的温
暖之处不就在于此吗？

是孩子的天使
也是家长的粘合剂

李孟燃是向日葵儿童的全
职医务社工，在她所在的昆明市
儿童医院，这里的小朋友们都亲
切地叫她“西瓜姐姐”。

在他们眼中，西瓜姐姐总是
面带笑容，带他们做好玩的游戏
和有趣的手工。 而对于患儿家长
们来说，孟燃更是他们情绪崩溃
时的一剂强心针。

孟燃经常面对来自西南边
陲农村地区的患儿家庭，家长的
文化水平大多是初中和小学，对
于疾病的疗法，先进的药物知识
等，消化起来比较吃力。

他们着急、焦虑，骂自己笨，
骂自己没用。 甚至因为孩子生
病，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什么错
事，惹到了某位菩萨，陷入无尽
的反悔与自责之中，也可能被老
家人指指点点，说些风凉话。

在很多病患儿家庭，爸爸需
要继续工作积攒治疗费用，妈妈
则辞去工作 24 小时在医院全职
陪护。

打针、吃药、洗护、喂食，她
们时常一夜一夜无法睡觉，一丁
点呼吸加重和手脚翻动，就会惊
扰到妈妈们脆弱的神经。

倾听，是孟燃第一件要做的
事情。

孩子今天的检查结果、血象
问题、饮食状态、情绪感受，家长
们太需要一个可以说话的地方。

孟燃会从情感上给予安慰
与回应，帮助家长们了解有哪些
具体的资源和途径可以利用，会
教他们阅读向日葵儿童制作的
家长手册， 学习靠谱的科普资
料，以及如何主动搜索信息。

对于那些虚无缥缈的“报
应”“作孽”之类的说法，孟燃会
一点一点抽离这些说辞，帮助家
长认识到前后没有逻辑和关联，
以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去理解孩
子的疾病，降低心里的负罪感和
焦虑。

“一开始接触的时候，家长
们都表现得很乐观积极。 我们是
慢慢去沟通和建立信任，才会发
现他们心里真的很苦，他们才愿
意去聊自己内心真正难过的东
西，以及期望获得的帮助。 ”

那些心灵上的创伤，是医生
和护士无法解决的，正是因为有
了孟燃这样的角色，医院里的特
殊又寻常的生活才能多增一些
阳光。

“刺儿头”患者康复了
还邀请我参加婚礼

叶立志是江苏太仓市益善
社工服务研究中心的发起人和
运营者。 他和三个同事一起负责

在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社工站，
为住院患者提供服务。

2017 年，他们刚进入第一医
院的血液肿瘤科。 有一位得了多
发性骨髓瘤的患者张叔，是科室
头疼的对象。

一开始， 张叔算是“刺儿
头”，不仅各路投诉、大闹医院，
还要招呼媒体来“曝光”。 这样与
医院的紧张关系使得对张叔的
正常治疗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立志和同事们开始发挥自
己的专业优势。 他们对张叔进行
了 2 次家访、3 次病房探访，耐心
和张叔及家属进行交流。 不仅如
此， 他们还和医务人员沟通，终
于解开了双方的矛盾，张叔的治
疗也得以顺利进行。

这段工作关系随着结案结
束了，但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并没
有结束。 2019 年，张叔的孙女举
办婚礼，立志和同事们也被邀请
参加，这让他更为觉得自己的职
业是值得的。

患儿爸爸退回 2687.2 元
他说“给更需要的人”

尹艳菲是昆明市呈贡区云
加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一名
医务社工。 起初，这个 2018 年年
底才注册成功的社工机构人员
只有她和机构发起人杨蕾两位。
除了社工本职工作，很多机构运
营的常规事务也常常压在她们
身上。

她曾一度负责 3 家医院的 5
个社工站管理，每个社工站对应
的患者都不同， 有成人患者，也
有儿童患者；有个案干预，也有
小组活动。“光是写不同的活动
方案，就要费好多脑细胞。 ”

她至今还深深记得一个护
士长转介过来的早产儿家庭。

看着小女儿因为自己的原
因刚刚出生就住进了保温箱，患
儿母亲情绪不免低落。 她觉得是
自己不好，让孩子遭罪，心里特
别内疚。

艳菲征得其他已治愈早产
儿家长的同意后，把其他早产儿
的照片给她看，看着其他早产的
小宝宝从 800g 到 1400g，再到现
在的 2500g。

“别人的孩子也是早产儿，
他们都健健康康地长大了，你
的孩子也一定会健康平安地长
大。 ”真实的例子鼓舞着患儿母
亲， 她的养育信心在一点点的
恢复。

当然， 一个专业的医务社
工， 除了有人文关怀的能力，也
需要具备链接实际资源、帮助案
主解决物质问题的能力。 这个四
口之家在小女儿早产后还面临
着经济危机，艳菲为他们联系到
了春苗基金会的救助资源，帮助
他们顺利度过了这段日子。

让艳菲意想不到的是，出院
后家长带着早产宝宝来找到了
她，还带着一个信封，里面放着
2687.2 元钱。

孩子爸爸说因医保直接报

销故出院的时候退了这些钱，他
感谢医务社工的帮助，也希望这
笔钱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家庭。

孩子离开了
社工就失败了吗？

袁瑞是厦门弘爱医院社工
部的一名医务社工，她和 4 位同
事分管着部门不同的工作。 同
时，她也是向日葵儿童的一名资
深志愿者。

每当有朋友问：“瑞瑞，我觉
得你的工作很有意义， 要不我
也去做社工吧， 你们需要什么
条件吗？ ”这个时候，她调侃道：
那你一定要很有钱， 毕竟相对
于其他工作， 我们是一个低收
入的行业。

袁瑞运用医务社工的专业
技巧和方法干预过很多住院的
儿童， 她印象很深刻的是一个 5
个月左右患有复杂性先心病的
孩子。

在产检的时候，医生就告知
孩子的妈妈，这个孩子可能有点
问题，要有充足的思想准备去迎
接孩子的到来。

虽然这位妈妈已经有一儿
一女，依然觉得这个孩子的到来
是难得的缘分，而且坚定的认为
这个孩子应该拥有来到这个世
界上的权利，于是毫不犹豫地把
他生下来。

然而，不是所有的坚持都有
圆满的回报，这个孩子和父母的
缘分只有短短的五个月。 在最后
的时光， 袁瑞从重症监护室出
来，见到孩子的母亲蹲在角落里
哭泣。 她蹲下去陪着这位悲伤的
母亲，一起回忆从怀胎十月到现
在的点点滴滴。

孩子离开了， 社工的个案
就失败了吗？ 袁瑞不这么认为。
失去孩子的父母无疑是极为痛
苦的， 要帮助父母减少离别的
遗憾， 带着对孩子的思念努力
的生活， 也是医务社工专业的
一部分。

工作中面临生离死别已是
不易， 被误解被质疑更是家常
便饭。

袁瑞也经常遇到不理解社
工的患者或家属，他们以为是推
销，会语气生硬地拒绝：“你们这
些人是干什么的？ ”“我不需要，
你走开。 ”一开始心里是真的不
太舒服，但后来也渐渐释怀。

尤其是见到孩子们经过自
己干预后真的有了变化，那种成
就感和喜悦足以冲淡被拒绝的
尴尬和难堪。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袁瑞从
没想过从事医务社工以外的工
作， 选择了以后也没想换过工
作。 这是一个社工人的情怀，也
是对社工未来发展的期待。

“生命是脆弱的，正是因为
这份脆弱，所以我们才会愿意彼
此信任互相依靠。 而当我们互相
张开怀抱时，生命才会愈加地顽
强和完整。 ”

（据微信公众号“向日葵儿童”）

尹艳菲（右二）在社工站开展活动


